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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青石板铺砌的古巷，江
南古镇的旧瓦古墙，在秋雨中，或
者秋阳下，与我纠缠的目光渐行
渐远。

身边是秋原，江南秋天的原
野。那下了一晚上的秋雨，洗丢
了江南倾城倾色的美艳，也洗尽
了江南原野的灵秀。有人说，这
秋原是绝俗的，虽有小桥流水，可
是那种柔顺恬静的性情，不再是素
衣罗裙，那举手投足时的眉目含
笑，没有了娉婷玉立的感觉，也没
有了清丽脱俗的气韵。

更准确说，江南原野，就是长
江冲积平原，是亿万年长江绵延浩
泽的流水冲击生成的肥沃土地。
那些蕴含着江水灵性与充沛营养
的泥土，在未被利用开发之前，也
叫滩涂地。如今，那些无人住居
的江心洲，还长江护堤外一望无
际、细均如灰沙一般的滩涂地，成
了风景，也成了待开垦或正在开
垦的丰富资源。

也有被人类利用的原野。那
是村庄，是农田，是小桥流水的平
静家园。早年，那村庄里的茅屋，
如今已经盖起了端庄秀丽的现代
新居，当地人称它为“洋房”。池塘
清幽，辽阔无垠的大片菜畦，是秋
原上最普遍种植的庄稼。早些年
却不同，我来秋原，最喜欢看那已
采摘完或者尚未采摘的棉花地，那
棉花朵朵绽放，枝叶间，像手挽着
手，晃动着头的棉花蕾，仿佛在沙
沙歌唱，一派生机盎然的生命之
舞，呈现出喜悦的灿烂景象。

秋原上，偶尔有一只野兔从草
丛里一跃而出，箭一般飞奔而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只喜鹊，从
一根树枝上的巢穴里飞了出去，
喳喳叫着，像是吃饱之后的矫揉
造作，那飞翔着的身影，有点儿得
意洋洋。麻雀也跟着热闹起来，
那些野鸟、野鸡、野鸽和野鸭，在
玉米地，在棉田，更多的是在芦苇
荡和杨树林里，星星点点，绵绵不
绝地东奔西跑。

那秋原，以前是原生态的荒
芜，阡陌小道，沟沟坎坎，溪流纵
横，湖泊与芦苇阻隔着村庄与村

庄，家园与家园，城镇与乡村。听
老人们说，抗战时期，那里是新四
军游击队驰骋的广阔战场，有芦荡
烽火，有湖畔硝烟，有土炮击沉鬼
子快艇的杀声震天……更有趣的
是，鬼子龟缩在城镇，而在五里以
外村庄里，新四军正在热火朝天地
开着庆功会。如今，那短短的五里
地，开车几分钟车就可以抵达。而
那时，两个阵营如同相隔天涯，一
方欢欣鼓舞，而另一方则心惊肉跳
的不敢轻举妄动。

秋原的村庄里有梧桐树，还有
它纷纷的落叶。有七彩的晚霞里，
有吹来的凉风，有缕缕的炊烟，有
我轻轻哼出的一支轻快小调，还有
回家牧童们在天空飞过的雁群下
欢呼雀跃……秋原上的野草畏缩
了，万物还未一片萧瑟，刚刚显出
的苍凉，让沉重的天气变凉了。那
是秋风扫落叶的时光，是我心灵最
后的祈祷，在忙碌的身影与收获的
笑脸绽放之时，我可以轻轻地说：

“天凉好个秋！”
唐代贾岛在《原上秋居》写到

了洛阳城外的秋原。那关西落木，
秋霖夜色，众鸟飞翔，仍然有“倚仗
聊闲望，田家未剪禾。”那秋原，隐
约是大地上的一个原点，那么饱
满、谦卑、良善，而且优雅。如同柴
米油盐一样的反光回味，仿佛瓷器
与铜器反复擦亮的记忆，发出了流
水一样的声音，亲切而亲近。

小时候，经常唱一首歌叫《赤
脚走在田埂上》。那江南的田埂，
就是田野最诗意的特征。有了人
烟，有了劳动场景，还有飞鸟与笛
声，歌唱与欢乐。我看着爷爷抽着
旱烟，弯腰驼背的样子清晰依旧。
那些婆姨们，嘻嘻哈哈，一边劳动
一欢畅地调笑。还有爱父，他赤脚
走在田野上，虔诚跪拜，收获种下
的萝卜、红薯和土豆。秋原上的泥
土，沙沙的，像石磨把村庄打得灵
光四射。

李白说过：“夫天地者，万物之
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
若梦，为欢几何？”其实，赤脚走在
秋原上，那就是时光，就是过客们
匆匆如浮梦的幸福时光。

走在秋原上

鲍安顺

棉地里，那一朵朵雪白的棉
花，莫不是秋空中折翼的云挂向了
棉树的枝头，看去，满目都是温柔。

谷雨前后，在我的老家，缺
水的旱地，乡人们喜欢拿来种棉
花。翻地整平，打上一个个埯，取
来上年留存的棉籽，从灶洞里取些
草木灰来，拌在棉籽里，然后用双
手使劲揉搓。乡人解释说，只有把
棉籽的眼睛揉瞎，才能开出白云一
样洁白的棉花，就像采来的马齿苋
要用草木灰揉瞎它的眼才能在太
阳下晒干一样。

将满眼漆黑的棉籽种到埯里，
再盖上灰粪，一场春雨后，地里便
钻出了一埯埯嫩绿的对称叶片。棉
苗一出土，就露出细高身材，仿佛
是照着毛竹的架势向上生长。地里
的茅草、蒿子和拉拉藤们嫉妒了，
茅草和蒿子霸道地扎在棉秧的身
旁，和它争抢地里的水分，拉拉藤
伸出无数只小手，揪住棉秧四下扩
张的手臂，从白天到黑夜，一刻也
不撒手。像是要和棉秧比赛似的，
野草的个头甚至蹿得比棉秧还高。

忽一日，扛着大锹路过棉地的
乡人，瞥见地里到处都是扭打的场
面，怒火不由得从心头窜起。返回
家中，扛来锄头，一头扎进棉地，
用锃亮的锄头绊倒茅草和蒿子的
脚，又用锄把打折了藤条的筋骨，
火辣辣的太阳也来帮忙，一边抽干
倒伏在地上的野草身上的水分，一
边顺便从乡人的身上挤出能淌成小
溪的汗水。“汗滴禾下土”，或许就
是唐代诗人李绅路过棉地目睹农人
荷锄除草的真实写照吧？

感谢锄头的帮忙，棉秧的手
臂 舒 展 了 ， 喘 气 也 均 匀 了 。 一
天，棉树忽然听到根部的泥土在
酷热的阳光下皲裂的声响，接着
它的嗓子眼开始发干，身上的叶
片也被滚滚热浪烫得打起了卷。
头顶是白花花的太阳，脚下是干
裂的土地，连呼吸的空气也是滚
烫的，露天站着的棉树耷拉着脑
袋，和站在地上的农人一样，满
脸都是愁容。

阳光爬到山那边去了，从山谷
里窜出来的风，轻手轻脚地掠过棉
树的梢头，被天上溜出来的星星看
见了，于是，夜深人静之时，星星

便打发点点露珠前来安慰热得晕头
转向的棉树，露珠落到棉枝上，捋
平了卷边的叶片，又在干燥的棉树
身上撒下了一滴滴甘露。

翌日清晨，棉树又精神抖擞
地站在地里，绿叶的眉眼也格外
的清亮。

在乡人的眼中，云就是雨的种
子，午后，天上长出了棉絮一般的
云朵，云朵越长越大，越长越多，
很快就堆满了半边天。风跑过来，
举起无形的鞭子，把云彩赶得比马
跑得还快。乡人抬起头，巴不得揪
下一片片云朵，可怎么也抓不住野
马似飞奔着的云的缰绳。他们恨不
得有一张天网，网住这打头顶奔跑
过去的云朵，然后逼它们走下凡
尘，变成一场及时雨。

突然，风跌进山谷再也爬不起
身，乡人抬头向天看，惊见天空黑
着脸，本来白净的云朵，脸色也越
来越暗。乡人低下头，又打量了一
下田野，发现棉地黑着脸，庄稼黑
着脸，大地也黑着脸，仿佛天和地
闹翻了，一场打斗在所难免。

一道闪电晃花了天地的眼，一
声炸雷从撕开的云朵中一头栽下，

“哗啦啦”的大雨从天而降，棉树张
开了大嘴，土地张开了大嘴，躲在
屋檐下的乡人冲入雨中，仰起头也
张开了大嘴。久旱后的这场甘霖，
把丰收的希望结结实实地揣进了人
们的腰包。仿佛一夜间，知恩图报
的棉树枝头，便挂起了一个个青色
的棉桃。七夕之夜，乡人们还会打
发孩子们钻进棉地，说用棉桃揉过
的眼会更加水灵。

棉桃攥紧的小拳头是什么时候
舒展开的，谁也没在意。忽然的一
天，远远的，就见远处的棉田里，
像是落了满地的云，走近一看，那
是棉桃在吐絮呢，乳白中闪着荧光。

摘棉之前，大姑娘小媳妇先要净
手，再换一身花裙，三五人一排，走
进棉花地，五指轻扣，数朵白云便落
入筐中。这哪里是在拾棉花，分明就
是在采摘天空中飘浮的白云。

新摘的棉花，轧出籽后，再经
弹棉匠的巧手，便成了一床床新
絮，温暖着寒冷的日子。在乡人的眼
里，白白的棉花就是天上的云，就是
大地借助棉树挤出来的洁白乳汁。

棉花白
凌泽泉

远方的树 李昊天 摄

画外山村 李海波 摄


